
! ! ! !为进一步论证，经张承宗副市
长批准，上海研究小组由徐以枋带
队，于!月"#日赶赴北京，请地质部
出面协调，召开全国首次有关地面沉
降问题的专家座谈会。与会专家多达
$%人。其中，以国家测绘总局总工程
师陈永龄的意见最具权威性。他的发
言旁征博引，力挺上海研究小组的意
见，几乎是一锤定音。让徐以枋感动
的是，这些学界朋友还为他提供了线
索：“听说日本、墨西哥等国也曾有这
一情况，东京的这项研究已很有成
果，发表过一些论文、报告。上海应结
合他们的经验，在中国城市发展中带
个头。”从北京归来后，上海研究小组
扩大为%"人，又增加洪风为副组长。
新增人员专门负责对国外城市地面
沉降信息的搜集，于当年底就编译印
刷了《国外有关地面沉降文献选译》
第一辑。%&!$年%月'日，上海市公用
事业办正式向市人委报告，提出上海
的地面沉降已到了迫切需要根本解
决的时候，并直言无讳地指出，导致
沉降的主要原因是工业高速发展，地
下水汲用过量，以及地面工业建筑过
于集中。

上下同心协力
管控卓有成效

实际上，在这一报告正式呈报
之前的%&!(年底，上海市委领导已
获知这一情况，几位书记都表示了
尊重事实的科学态度。当然，这也和
一股春风正从北京吹来有关。党中
央、国务院已下达“调整、巩固、充
实、提高”八字方针，周恩来说，共产
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回来了。上海
市委正在研究如何积极贯彻，包括
压缩过热的工业发展规模等等。市
委指定书记处书记兼常务副市长
（后为市长）的曹荻秋具体负责这项
工作。%&!$年元月)日，曹荻秋就已
在他主持的第%*次市长办公会议
上，先请徐以枋代表市地面沉降研
究小组作了专题报告。接着，市人委
很快转发了市公用事业办及研究小
组的报告。+月%"日，由副市长张承
宗召集，举行了专门会议，参加会议
的有各委、办、局和各区、县领导。这
次会议其实就是严控地面沉降的动
员令，会上决定了两项措施：%,加强
观测，在市内+-多处建立基岩水准
基点，编制城市测量水准，进一步掌
握沉降动态信息。), 立即加强对深
水井的管理，坚决压缩开采，争取在
一两年内以自来水取代深井水。
然而，以上措施的执行情况起

初并不理想。除了许多人还没有真
正认识到地面沉降的长远危害，更
牵涉到一些企业尤其是大厂的经济
利益。那些原采用地下水的企业，一
旦压缩地下用水，对生产影响很大，
甚至要停掉一些车间，而改用自来
水的话，生产成本又将大大提高。一
些当年被看做龙头企业的纺织、钢
铁、冶炼等大厂，生产任务属国家急

需，自然更强调自己的“特殊性”，以
至迟迟不见行动。
徐以枋和研究小组成员很焦急，

他们向张承宗等领导反映了上述情
况。+&!.年'月+'日，市人委专门召开
了第'!次市长办公会议，仍由曹荻秋
主持。国家地质部也派刘汉生副部长
率多位专家专程来上海出席会议。刘
汉生是大革命时期的老共产党员，建
国后曾任辽宁省委副书记，领导鞍山
钢铁厂等大企业，后调到地质部当
副部长，还在中共八大上当选为中
监委委员。+&'&年因反对“大炼钢
铁”野蛮开采铁矿，被指责为“右
倾”，降职到邯郸钢铁厂当副厂长。
+&!"年北京七千人大会后，他获甄别
改正，刚回部里复职就风尘仆仆地来
到上海。他斩钉截铁地说，中央和国
务院对城市地面沉降问题很关心，因
为这关系到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周
总理有指示，最近天津也发现了地面
沉降迹象，上海一定要拿出经验来，
地质部将全力配合。
地质部和上海的合作即从当年

开始，指定地质部所属水文地质二
大队负责对上海全市地面沉降进行
监控。这样，在郊区佘山和市区*处
构成了动态监测网，从田野山脚、河
道堤坝、厂区桥头，以至高楼大厦
“勒角”等处，增添了近/---个监测
点，几乎每平方公里就有+-个至+#

个点，再以点连成线、片，真可谓是
“天罗地网”。

按照市里的部署，改用自来水
的企业需要的资金，由人民银行统
筹解决。据老人们说：“那可是专款
专用啊，改用水方案一批准，钱就到
工厂的账上了，谁还不动啊！”全市
企业雷厉风行，仅仅几个月，果断关
闭或严控使用的深水井就达#-0，

一次就有*--余口。自来水厂也加紧
扩建，增加供水。那些改用自来水的
工厂，产品成本有所上升，他们就想
方设法从别的方面节省支出，以达
到平衡。对杨浦、吴淞、浦东等压力
较大的几座钢铁厂、纺织厂、冶炼
厂，分管这方面工作的市领导李干
成、张承宗等都亲自去看望，直接下
到车间、班组做工作。市中心和几大
工业区相继传来喜讯，地面沉降明
显减缓了，+&!'年全市的沉降量已
下降到-,-'&米。

施行夏用冬灌
探索根治之策

通过严控地下水的开采，仅仅
是暂时稳住了地面继续大幅沉降，
离根本治理还相差很远。+&!.年春
天，一个由他们牵头的新的科技攻
关课题启动了，它由几家采用深井
水的工厂和高校联手合作攻关。课
题的思路是，既然不采用深井水，就
可控制地面沉降，那么如果将水回
灌到井下，地面会不会回升呢？
为了监测、验证回灌技术控制

地面沉降的有效性，在上钢五厂、国
棉一厂、上海电化厂、高桥化工厂和
外滩、北新泾等处设立了.-多组深、
低层的分层监测点，证明它确实无
误，卓有成效。课题组经过反复试
验，在最快时间里攻克了用回灌控
制地下水位高度的难题，并取得了
一系列技术数据，这为解决上海以
及国内其他城市的同样问题开辟了
道路，甚至在国际上也属领先一步。
徐以枋等人想到，上海采用地下

水量最大时，一般是在!至&月的夏季
生产高峰期，而冬季+"月至次年/月
生产较闲时使用量较小，那么，能否
采用夏用冬灌的方法来获取更佳效

果呢？+&!'年的进一步试验，证明此
法果然可行。+&!!年经市人委批准，
由张承宗副市长最后拍板，正式实行
夏用冬灌措施。同时，市领导要求对
这两个季节的两次不同的回灌处理，
要特别加强监视测量。
事实证明，从+&!!年起，在上年

已有效控制沉降的基础上，情况愈
加明显好转。除了原沉降最严重的
吴淞、桃浦等地区，个别的测量点还
有微降，大多数地区都有不同程度
的回升，最大的年回升量为-,--"

米，这就是说上海地面不仅不降了，
还回升了"毫米。夏用冬灌技术同加
固加高江河堤坝、疏通市内排水管
道，当年被称作加强城市安全的“三
大措施”，从而使夏日台风季节常见
的马路上、弄堂里因积水可以“趟河”
甚至“撑船”的现象，减少了许多。
尽管随后爆发的“文革”大动

乱，徐以枋等专家和科研人员都受
到了冲击，有几位专家还是从监测
点被直接押上“批斗会”的。然而，上
海的工人群众和科技人员已普遍认
识到，控制地面沉降关系到上海这
座城市的安危。许多技术人员一面
挨斗，一面仍在坚持研究，不放松监
测和管控。即使在最混乱的+&!*年
至+&!#年，全市绝大部分水准监测
点均继续回升，仅个别监测点下降
了-,--/米。至上世纪*-年代末，地
面沉降基本得到控制，回灌技术也
日趋成熟了。#-年代，由于城市建设
规模又一次大扩展，地面沉降曾亮
起红灯，但很快就被克服了。今天，
当我们放心地在上海生活和工作
时，不应该忘记那些在上世纪!-年
代为解决地面沉降难题而付出辛勤
努力的先行者。

!摘自"上海滩#!"#$年第!期$

! 陈正卿大上海制服地面沉降（2）

" 建筑物沉降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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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调皮捣蛋#的年轻人

这个名次使中国男队“辛辛苦苦四十年，
一夜回到解放前”。中国乒乓球队第一次参加
世乒赛是 +&'/ 年 / 月举行的第 "- 届世乒
赛，男团获得的名次是第十名，参加的选手是
姜永宁、王传耀、杨开运、冯国浩。+&'!年参
加第 "/届世乒赛时，男团在姜永宁、王传耀、
岑淮光、庄家富四员大将的奋斗下获得第六
名。从此中国男队没有过比第六名
更低的成绩！如果说中国男队第 .-

届世乒赛是开始从珠峰滑落，那第
.+届就是退到半山腰了。

更令人痛心的是，单项仅有马
文革获单打铜牌，王涛、吕林获双打
银牌，王涛、刘伟获混双金牌。

女队虽然令人始料不及地在团
体赛中也丢了考比伦杯获银牌，但
单项发挥出色。单打中，十八岁的邓
亚萍拿下了盖斯特杯，双打陈子荷、
高军拿下了波普杯，刘伟与王涛合
作拿下了兹·赫杜塞杜克杯。
这样的结果使在第 .-届世乒赛

中遭到重创的男队雪上加霜，人们
终于不得不放下幻想面对现实———如果还有
人认为第 .-届失利是带有偶然性的话。
中国乒乓球队有个不成文的规定，不管

是谁做主教练，如果连续四年未能夺冠保冠，
不管是什么原因，就得引咎辞职。许绍发自然
不想破这个潜规则，他早就在考虑让什么人
接自己的班。人们纷纷猜测许绍发或许会召
回两年前退役的江嘉良来接班，因为江嘉良
是他的爱徒，又是 #-年代立下汗马功劳誉满
全球的世界冠军。但许绍发在给徐寅生、李富
荣的报告上写下了他经过深思熟虑的唯一人
选———蔡振华。这是许绍发有眼光的精准选
择，也是他出于公心的选择。“千军易得，一将
难求”，他觉得能率领男队走出低谷打翻身仗
的合适人选非蔡振华莫属。许绍发选蔡振华
接班可说是“蓄谋已久”。当时在国家队待过
的国球手和在国外打球或任教的大约有一百
多人，许绍发为什么单单向蔡振华发出召回
令？一是他了解蔡振华，欣赏他打球就要当世
界冠军的鸿鹄大志。

+&**年蔡振华调到国家青年队时，许绍
发就听说“小蔡有点狂”，怎么个狂法？他说他

要当江苏省第一个世界冠军。许绍发听了心
头暗喜：“不想当元帅的士兵就不是好士兵！”
+&*&年，第 /'届世乒赛中国男队遇挫后，全
队上下憋着股劲儿要打翻身仗。总教练李富
荣大胆起用新人，蔡振华成为打翻身仗的候
选主力之一。
蔡振华那年二十岁，给大家的印象是生

猛青年，敢说敢做敢犯规，遇见不平事就“拔
刀相助”，因而很有人缘。他和上海来
的施之皓、曹燕华，排球队的汪嘉伟
等人是个“小团伙”，没事就凑在一块
儿，谈天说地，当然也少不了将来如
何争当冠军这类的畅想。有时聊着聊
着就过了熄灯时间，被教练发现免不
了批评一顿。他们有时偷偷抽烟玩，
也有犯纪律的事儿。
曹燕华曾在她的自传《属虎的女

人》中生动描述了这一“小团伙”一次
惹祸的经过：

每到周末%就是和一帮江南哥们

儿神聊%有汪嘉伟&沈富嶙&施之皓&

史美琴%还有江苏的蔡振华&孙志安

等一些当红球星'那回一帮人聚在正

出国访问的游泳队上海籍运动员大刁房间

里%人手一支烟%抽得满房间烟雾缭绕像着了

火% 抽完的烟蒂随手往打蜡地板上一扔顺脚

踩灭% 结束战斗后打扫战场把所有 (作案罪

证)都清理干净%免得被教练查铺发现蛛丝马

迹*可这回运气不佳%没踩灭的烟蒂在洒了煤

油的拖把里慢慢着了起来*快半夜了%有人从

窗外经过%发现二楼有房间着火%赶紧报告大

楼值班室* 好不容易撬开门扑灭已烧黑一面

墙的火%我们这个(团伙)也就东窗事发++

因而，蔡振华在领导和教练的印象里是
“调皮捣蛋”的年轻人。但那时，蔡振华仍然深
得李富荣的器重、许绍发的喜爱，因为他有一
个最大的优点，就是打起球来特别认真，特别
有激情。加之他的打法颇具“秘密武器”的威
力，因而李富荣、许绍发并未因蔡振华有些小
毛病而影响对他的使用。有几件事给许绍发印
象很深。备战第 /!届世乒赛冬训开始前，蔡振
华的腰肌劳损病忽然犯了，起床都费劲，穿鞋
袜也弯不下腰。技术训练是不行了，医生建议
练长跑：“越疼越要跑！”蔡振华二话没说就每
天到龙潭湖公园绕着大湖、中湖、小湖跑一圈。

爱!外婆和我
殷健灵

! ! ! ! ! ! ! ! ! ! ! ! #$%她也期盼着新年

有一次%偶尔坐车经过胶州路%见到路的

拐角居然有一家残疾人用具和老人益智玩具

的专卖店* 但只是一掠而过%没有机会下来*

想%以后会有机会的* 然而以后%却没有了机

会路过*就这样%竟然大半年过去了*这件事

却一直没有忘%成了我的心病* 尽管如此%还

是一拖再拖*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下决心一

定要特意去一趟了* 因为我实在不想让它成

为我终生的遗憾*

写完这篇文章，我去了胶州路的那家商
店。若干年后，我和妈妈也是在那里为生命最
后日子的外婆买了轮椅、助行器和防褥疮气
垫。可想而知，我空手而归。这家店里除了助
残用具，根本看不到老人益智玩具。即便后来
网购发达，我曾多次在网上搜索，依然失望。
在这不再显得宽敞的房子里，四个人其

乐融融地过了一年。我也渐渐习惯和喜欢上
了略微拥挤，却暖烘烘的家的气息。
很快，到了 "--.年春节。节前，父母早早

地腌制了咸蹄髈和酱肉，挂在房檐下风干，那
是我小时候“年”的记忆。大年三十的时候，九
十岁的外婆说：“再过一天，就是‘明年’了。”
她也期盼着新年。
过完春节，便要开始装修新居。新房是复

式的，我住楼上，父母、外婆住楼下。我想着，
这些温馨的日子总有一天要失去，不如趁现
在，好好享受亲情的味道。有一个词，我一直
很喜欢，叫做“珍惜”。懂得珍惜的人，大概也
不容易失去吧？我怀着这样的心态，一天天过
着波澜不惊的日子。
其实，和父母相处当然也会有不合拍的

时候。有一段时间，最大的不合拍在于我对婚
姻的选择。见我一直单身，父母焦虑，采用各
种方式企图改变我的状态。内外交困时，九十
多岁已经老糊涂的外婆说了一句让我震惊并
将永远记得的话：“现在的女人不比旧社会，
不需要男人养。现在没有男人，女人一样可以
过得好。过得开心，才最要紧。”
或许是外婆生性使然，她从来没有强迫

我做过一件我不愿意做的事。
而在我的婚姻问题上，外婆也
从未表现出哪怕半点焦灼。至
多，她会半开玩笑地对熟悉的
人说：“我外孙女，三十多岁了，

还没结婚。”有意思的是，我的年龄在外婆心
中再也没有增长过，永远是三十岁。过了一些
年，当我在聊天时，一再地告诉她我的真实年
龄时，她都会吓一跳，吃惊地说：“都这么大
了！”可等到下次再问，她又忘记了。于是，再
一次小小地吃惊。
终于有一天，父母都认同并且理解了我

的生活选择。爸爸曾经这样安慰我：“一个人
没有关系，将来，我和你妈妈走后，可以再投
胎回来陪你。”听着这样的话，我的眼泪汪在
眼角，强忍住不让它掉下来。或许，他们并不
是完全的发自内心的理解认同，我相信的事
实是，长辈对子女的爱，永远是无条件的，无
论孩子选择了怎样的路，陪孩子走到最后的，
一定是最爱你的父母。
当然，我的幸福还比别人多一点———我

还有老娃娃一样可爱的外婆。
搬完新家不久，父母去内蒙古旅游，只剩

下外婆和我两个人在家。那天傍晚，我突发奇
想，对外婆说：“我们去城隍庙玩好不好？”“城
隍庙？”外婆的眼睛里露出喜色。那是一个令
外婆感到异常亲切的地方。“去啊。”外婆说。
于是，两个人下楼，打车，直奔城隍庙。那

是外婆再熟悉不过的地方，夕照中的豫园游
人并不多。我搀着她，走过熟悉的南翔小笼馒
头店，走过九曲桥，逛过一家家熟悉的扇子
店、拐杖店、刀剪店……后来，我们走进了绿
波廊酒楼，点了外婆喜欢的龙井虾仁、糟溜鱼
片……那时，外婆的脚力还有劲。饭后，又去
旧居附近转悠，直到很晚才回家。
那次，大概是外婆和我最后一次单独出

行。而之后每回出门，都有父母陪伴在身侧。
那晚，外婆情绪很高，思路清晰，断断续续地
说着旧事，走得也很快。我仿佛又回到以前只
有“我们俩”的日子。到家时，天已黑。外婆或
许是走累的，早早洗漱上床。我陪她睡在父母
的房间，这样照应起来方便。那一周，我天天
和外婆睡在一起，她并不像过去那样惊扰我
的睡眠，而是很安静很踏实。大概是因为有我
在身边，让她感到安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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